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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陌生人到返乡者———女性新生代
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生活世界重构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热

点，目前在经验研究层面主要集中在择偶标准、择偶
意愿、城市融入、闪婚、择偶中的社会性别生产等方
面。总的研究框架主要是两种：一是社会流动与社会
分层框架，讨论新生代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结构性障

碍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人状态；二是社会性别视

角，讨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遭受到的性

别不平等。然而，这两种视角都是一种“强结构”预
设，认为社会结构（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和

文化的再生产主宰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过程。
虽然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择偶过程中女性新

生代农民工的自主性和传统性的并存，但是基本上将

之视为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共同影响［1］，从而相对忽

略了女性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的能动性。本研究拟从
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社会学视角入手，运用舒茨的陌生

人和返乡者范畴，来讨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择偶过

程中的生活世界重构，从而在看似性别与社会结构再

生产的女性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看到其主动建构生活世

界意义的一面。
鉴于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的是质化研究方法，

运用深度访谈法对 20名案主进行访谈，她们主要是
皖西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最小的是 20岁，最
大的是 27岁，大部分年龄在 20-23岁。大多数新生
代女性职业多为服务行业、加工业，如餐饮、商场销
售、工厂女工等；学历上为初中和高中学历，初中学
历的比例要高一些。

□ 张 杰 胡同娟

摘 要：本研究从生活世界理论入手，运用陌生人和返乡者这两个范畴，分析女性新生
代农民工如何通过择偶来重建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构建出双重意义系统“混
杂”的生活世界，从而在看似社会结构和社会性别再生产的背后凸显出女性新
生代农民工作为能动者的主动选择与建构的一面。与此同时，研究也指出，作
为返乡者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乡村意义系统生产时，由于其可以运用的
资源有限，其建构的双重意义系统的生活世界是不稳定的，从而陷入身份认同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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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中的陌生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对都市生活世界的虚假意义关联

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目前学界普遍将之视为

边缘人或者是双重边缘人［2］。然而，从舒茨的现象学
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首先是陌生

人。现象学社会学大师舒茨在 1944年发表的《陌生
人》一文中，运用生活世界理论，讨论了以移民为代
表的陌生人问题。陌生人在舒茨看来，由于其不能原
封不动地照搬所接近群体成员的文化图式，也无法在

两种文化图式之间建立某种一般性的转换公式，因

而，陌生人始终保持着对所接近群体的陌生性，从而

无法成为其生活世界中的成员［3］。这就意味着在其接
近当地人的过程中，陌生人原先所在的内群体的生活

世界所拥有的诀窍知识，难以与所接近的生活世界发

生真正的意义关联，使得陌生人无法真正获得所接近

的生活世界的内群体的共享知识和认同。
“春节回老家后，爸妈就开始催着我找男朋友，
我今年都已经 23 岁了，其实心里也想找个男朋友，

可是我身边哪有男的啊，在一起卖衣服的就是那几个

姐妹们，平时上班时间那么长，一站就是八个多小

时，腿都痛死了，回到家就想睡觉，哪儿都不想去，

也没有接触外人的机会，上海是有很多有钱人，可人

家哪能看上我。现在最怕情人节、圣诞节的时候了，
你也知道的，那一天我不仅是人累心也累呀，别人都

是男朋友宠着给买衣服的，我却是在一旁陪着笑脸，

给别人一件一件地找衣服试，想想就凄凉。回到租的
房子里，看见别人一家人都在吃饭，心里就更加空落

落的，感觉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城市，只是个被上

海人瞧不起的外地人。”（Z）
在 Z的叙事中，强调了其外地人的身份认同。外
地人的隐喻，不仅是一种空间上的隐喻，它首先是一

个时间性的生活世界无法建构的问题。从表面来看，
Z明显缺乏女性主义的想法，没有把职业视为自己经
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表征，相反，看到“别人都是男
朋友宠着给买衣服的，我却是在一旁陪着笑脸，给别

人一件一件地找衣服试”时，感觉就很凄凉。这种凄
凉，看起来是来自于孤独，但是根源上还是来自于自

身无法在所在的都市生活世界中找到认同。“感觉自
己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城市，只是个被上海人瞧不起的

外地人。”舒茨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
供一种自然态度来面对我们身处的世界。生活世界首

先是一个周遭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是人与人之间充

满内容的互动。“只有作为周遭世界中充满内容的我
们关系中的生命才有可能是活在”你的“主观意义脉
络中的生命”。舒茨对面对面互动对于生活世界的建
构作用非常重视。他认为恰恰是这种面对面互动中的
时间与空间的直接性，使得“我们”关系能够体验到
生命流程和共享视域，才能是一个鲜活的人［4］。正是
在这种对互动的体验与反思过程中，我们从行动者转

变成为能动者，获得了不言自明的与他人共享的经验

知识，稳定的生活世界得以建立。
而 Z的劳累和凄凉恰恰来自于新生代农民工无

法有效地进入都市生活世界中，作为一个陌生人，她

缺乏这套共享的经验知识，也缺乏不言自明的都市人

生活世界中的自然态度，她与都市人的关系是“陪着
笑脸”的角色关系，在都市生活世界中，“在一起卖
衣服的就是那几个姐妹们”，“也没有接触外人的机
会，上海是有很多有钱人，可人家哪能看上我。”缺
乏与都市人的社会接触，女性农民工无法在与都市生

活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互动中获得体验和反思，获得我

们关系以及我们关系中生成的整体意义脉络，从而无

法摆脱陌生人的状况。
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陌生人，对于都市生

活世界的交往法则和共享知识的习得是建立在旁观者

的“客观意义”的基础上。这种客观意义脉络是一套
类别化范畴，很难与都市生活世界的主观意义脉络发

生意义重叠。即使她们努力地学习模仿，由于缺乏时
间的过去流向和充满内容的面对面互动，这种学习模

仿也始终是客观意义上的，是建立在自身生活世界的

内群体的共享知识，从而是一种虚假的意义关联，一

种伪生活世界的建构［5］。
“父母给我在老家也安排相亲了，可是我心里不
怎么愿意回去相亲，觉得这个太现实了，简直就像是

在做一桩生意。反正我是不太接受，我爸妈现在觉得
我是不可理喻。其实我也很想找个男朋友啊，离家这
么远，遇到个什么事情也没有人说，生病的时候就更

可怜了。可是我骨子里还是希望能够自己遇到个一见
钟情的，或许是自己的偶像剧看的太多了吧。”（Z）
一见钟情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所理解的都市生活

世界的诀窍知识，是其用来摆脱自身所在的“现实”
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相亲） 的新的知识，从 Z的叙
事来看，是试图通过对一见钟情这种恋爱知识的学习

来摆脱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和诀窍知识。但是，这种
学习是通过大众媒介的都市叙事来完成的，并没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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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与都市人的活生生的互动基础上。
对电视偶像剧的学习，是女性打工妹试图消除

陌生人身份、融入都市生活世界的一种行动。因而，
爱情作为一种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自然受到

了女性打工妹的关注与认同。W也表达了与 Z同样
的想法。
“我骨子里是个小女生，希望能够谈一场轰轰烈
烈的爱情，而不是一开始就去关注对方有房没房，有

车没车，我觉得这些都太现实了。”（W）
从 Z 和 W 对择偶中的“现实”标准的反感来
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现实”的自身所在的生
活世界的逃离倾向，是和对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

识的向往交织在一起的。偶像剧创造出一个陌生人
与都市爱情生活的虚假意义关联。通过这种虚假意
义关联，女性打工妹普遍追求陌生人的爱情，追求

一见钟情，试图通过这种对爱情的追求来获得对现

实都市生活世界的体验。
然而，如前所述，这无法摆脱其作为都市生活世

界的陌生人身份，这种媒介化知识的碎片性、非互动
性，使得其依然是一种对都市生活世界知识的虚假意

义关联，无法真正转换成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都市

的诀窍知识系统。通过偶像剧的学习，女性打工妹无
法获得都市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和诀窍知识，其对恋

爱的诀窍知识的掌握始终是处于陌生人的状态，不知

道知识背后的不言自明的知识和意义网络是什么。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很无聊，所以就迷恋上了用
手机上 DD，看爱情小说。记得有一晚，突然间有个
陌生人要加我为好友，我一看对方资料也是俺们六安

的，我就加了他。大夏天的晚上也睡不着，我就和他
聊了起来，说我在家的苦闷还有一些女孩子的心思。
我想反正他也不认识我，和他说说也无妨，而且还是

老乡。可是慢慢地他就对我表露了爱意，并且要求和
我见面，当时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从

上海回老家来看我啊！我就开玩笑似地告诉了他我家

的地址，真没想到，隔天的时候，我还在田里面锄

草，我妈喊我说有个男同学找我。回到家后，我根本
就不认识他，毕竟在网上聊天我也没有真见过他相

片，他说明来意后，我真的是太吃惊了，他长的挺帅

的，就是个子不是很高。我当时就是觉得很浪漫，虽
然没有正式交往，但是觉得在网上大家也熟悉了，也

对他挺有好感的。当天晚上他就赶回上海了，可是他
在网上找我的次数却越来越多，我当时因为没和他确

定关系，也就没有告诉父母。还没过半个月，他又到

我家里了，还说要把我带出去打工，但是我父母肯定

是不同意的，毕竟对他也不熟悉，他们家庭情况也不

晓得。可我当时就像是鬼迷心窍了，觉得他就是我的
另一半，而且他可以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我，就一股

脑热地背着父母和他到上海打工了。”（L）
从 L的经历中可以看出，L为现实中的浪漫所折
服。当都市生活世界的共享知识———浪漫的爱情展现
在自己的面前，这就意味着都市生活经验不再是一种

非现实的或者只能旁观的体验，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充

满内容的互动体验。“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正是
对这种都市生活世界知识体验的渴望，展现浪漫爱情

的陌生人似乎是一个通往都市生活世界的向导，引导

着 L这样一个陌生人通往都市生活世界。
“现在想想真是后悔，他一开始对我挺好的，现
在生气了，还开始动手打我了，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

父母的话，找个老家知根知底的，就算受委屈了，娘

家人在旁边，他也不敢那么猖狂。”（L）
然而，这种虚假意义关联很快就暴露出来，L很
快就后悔了。都市生活世界可望而不可及。而陌生人
给自己带来的不是浪漫，不是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

识，而是现实的伤害。L后悔没听父母的话，作为一
种事后的归因，可以看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都市

生活世界的陌生人，是很难掌握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

知识和表达图式，从而真正将都市生活世界转换为自

身的周遭世界和自然态度的。
对于作为陌生人的打工妹而言，她试图接近的都

市生活世界的文化模式并不是确定的，而是一个需要

冒险的领域。用舒茨的话来说，“并不是一种确然状
态，而是一个有问题因而需要加以研究的论题，并不

是一种可以用来处理各种有问题的情境的工具，而是

一种本身就有问题因而难以控制的情境”［6］。
“我高中毕业后就到深圳去打工了……我在打工期
间认识了经常来我们小店买东西的小王，他老家是江

西的，慢慢地熟悉起来后，他和我告白了，我觉得他

人也挺好的，脾气很好，而且对我很细心，我想和他

交往，所以他每次约我出去逛街，我都答应了……我
妈知道后特别生气，觉得离我们家太远，怕我嫁过去

受委屈，就要挟我说，如果我再和小王在一起，以后

就不让我回家了。我从小到大一直很听父母的话，也
不想惹他们生气，当时和小王认识不到两个月，感情

也没有太深，觉得为了他和我妈生气不值得，最后就

不在深圳打工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也就不想找外地
人了，免得爸妈再为我烦心。在打工的日子里，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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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太远，遇到什么事情都很难，所以爸妈张罗着在

老家给我找个对象，我就默认了。去年的国庆节，爸
妈就安排我和老公见面……我当时觉得条件也还行，
以后只要我们自己勤快些，日子应该会过得很滋润。
见面后，他不是那种看起来就让我动心的……我父母
就劝我，让我趁早结婚，毕竟人家家庭条件不错，以

后也不会受罪，我觉得父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自

己一个人在深圳时也挺苦的，如果以后和老公在家做

生意，一起努力，日子应该过得还不错……现在我觉
得日子平平淡淡的，每天就是帮忙卖水果，以后准备

开个小超市，我们的小日子应该会越过越好。”（K）
K的择偶历程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曾经试图结识
同为陌生人的农民工，但是当发现在都市“遇到什么
事情都很难”，正如舒茨所说“这个世界不仅在组织
方式方面与原来的世界有所不同，而且也是难以驾

驭，陷阱重重的”［7］。当都市生活世界的文化模式难
以掌握，始终只能成为一个都市中的陌生人时，女性

打工者的一个自然选择就是成为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

的返乡者，找一个“知根知底”的配偶，摆脱这种陌
生人的不确定性状态成为她们理性的选择。“所以爸
妈张罗着在老家给我找个对象，我就默认了。”前述
的 L后悔于自己没有找一个知根知底的配偶，而 K
认为虽然返乡择偶缺乏都市生活的爱情体验，“日子
平平淡淡的”，但是自身生活世界的主观意义脉络还
是得以建立。作为一个返乡者，对于乡镇都市生活世
界的意义脉络，打工妹是能够体验与共享的，知根知

底背后的生活世界意义也就在于此。“我们的小日子
应该会越过越好。”重返自己的内群体的生活世界，
文化图式的熟悉性和诀窍知识的不言自明性使得女性

农民工对自身未来的筹划有了确定性的保障。

二、返乡者：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择偶
过程中生活世界的意义重构

作为一个返乡者，虽然新生代女性打工者回到了

其自认为熟悉的生活世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们

又可以像过去一样对所在的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运用

自如。舒茨通过对家庭成员的意义关联系统的分析，
指出返乡者在作为一个家庭成员重新进入家庭时会面

临的意义关联问题。在舒茨看来，家庭生活的群体成
员共享着一套常规模式。“家庭生活遵循着某种有组
织的、有关常规的模式，它们都是由一组传统、习
惯、制度、所有各种活动的时间表等组成。日常生活

之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遵循这种模式而得

到解决”［8］。通过这套常规模式，家庭成员不仅可以
确定他人现在的行动与未来的行动，而且可以对各种

情形包括背离日常生活常规的情境予以驾驭和筹划。
“通过使用这种模式，我就可以确信我不仅能够理解
他人的意思是什么，而且也能够使自己被他人所理

解。内群体成员所使用的这种关联系统表明了程度很
高的一致性”［9］。正是这种意义共享上的相似性和一
致性，被舒茨看作是生活世界中形成自然态度的根

源。对于这种共享的一致性知识的重要性，舒茨认
为，正是通过这种一致性知识，他人的生活变成了自

己生平的一部分，也变成了个人历史的一种成分［10］。
共享知识的重要性就在于这种与他人活生生的互动

性、内容性与相互关联。然而，作为返乡者，在离开
家乡生活世界的这段时间中，他已经步入了另外一种

社会维度，而这种社会维度是被人们正在家中生活的

关联图式所不能覆盖的，以往的各种经验就会受到重

新评价。而返乡者在离开家乡生活世界的这段时间
中，与新的生活世界发生了个体意义的独特的意义关

联，这种意义关联与家乡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对返乡者

离开阶段所在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化和类型化的意义关

联迥然不同。因而，舒茨认为，对于返乡者而言，要
想在家乡生活世界重新建立相互之间已经中断的“我
们关系”，返乡者自身赋予其不在场阶段的各种经验
的独特性和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和在家乡生活世界的

人们赋予这些经验的虚假的类型化之间的差异是最重

大的障碍［11］。
可见，在舒茨的生活世界的视角中，新生代女性

农民工作为一个返乡者虽然回到了她自身的生活世

界，但是由于其离开阶段所建立的独特的意义关联与

家乡生活世界所对应的意义关联之间存在差异，在这

个意义上，返乡者也是一个陌生人，依然面临着一个

生活世界意义重构的问题。当然，这个陌生人不再是
前述的都市生活世界的接近意义的陌生人，毕竟，家

乡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和文化图式是返乡者所熟悉

的，但是其在离开阶段与都市生活世界所发生的意义

关联对于家乡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来说，是陌生的。
那么，面对两种不同的意义系统和文化图式，新

生代女性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是如何完成这种生活

世界的意义重构的呢？

“我一直憧憬着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可是现
实却不是这样的，我自从上次恋爱失败后，就不怎么

相信爱情了，觉得人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父母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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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找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这样以后嫁过去也会少

受点罪。对于男朋友的话，他最起码首先要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或者是自己做点生意，这样就不会为了吃穿

发愁了。要对我们双方的父母孝顺，不然一个人品不
正的人，对家肯定也没有责任心，以后这个家肯定是

要散的。男人嘛，有点大男子主义我也不介意，但是
不能够脾气太暴，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和我商

议，这样以后我们才不会老是吵架。”（N）
N 同样经历过追求陌生人的爱情，但是如同前
述，陌生人的爱情作为都市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对于

陌生人而言具有风险，“我自从上次恋爱失败后，就
不怎么相信爱情了。”逃离这种陌生人对都市生活世
界的伪意义相关的风险，“现实一点”，在择偶过程
中选择成为一个返乡者，就成为 N同样的选择。但是
从 N的叙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返乡
者，她的个体性的意义脉络是双重的，既有对都市生

活世界的意义脉络的认知图式和表达图式（虽然是陌

生人意义的非自然态度），又有对乡镇生活世界的原

有的意义脉络的认知图式。因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呈现出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文化身份认同上的混杂。
混杂原本是后殖民语境中由霍米·巴巴提出的概

念。通过这个概念，巴巴试图讨论个体的文化身份中
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冲突和碰撞、交流过程［12］。在巴
巴那里，混杂构成了对宗主文化或者说是主流文化的

反抗。两种文化处于一种主宰和抵抗的冲突的流动状
态。然而，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这里，这两种文化图
式的混杂为什么没有出现剧烈的冲突而是一种并存状

态，一种在 N的叙事中非常自然的并存呢？这就与
生活世界中的诀窍知识的特性有关。舒茨认为，生活
世界中的人所具有的知识，并不完全是同质的。它
是：第一，不连贯的；第二，只有一部分是清晰的；

第三，根本没有完全摆脱各种矛盾的［13］。这种图式和
身份认同的混杂从生活世界的意义来说，恰恰是生活

世界的知识不连贯性和矛盾性所导致的。这种不连贯
性和矛盾性在这里表现为两种家庭性别地位的意义脉

络的并存性。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既认同乡镇生活世界
对家庭中男性的角色定义，又认同都市生活世界对家

庭中女性独立性或者说是男女平等的定义，并且在认

同上并没有觉得其在逻辑上的矛盾性。
“我还是想找个老家那边的，毕竟知根知底，这样
也不会‘走弯路’。我认识的很多姐妹，找了个外地
的，都和别人在一起后，才和男的一起回老家，去过

之后才知道男的家有多穷。我不想冒险，还是希望踏

踏实实的在老家找个对象。我希望他们家里的经济条
件可以好些，这样以后我们的压力也会小些。性格上，
我还是想找个合得来的，比较大度的男生，特别讨厌

那种爱生气小心眼的男生，觉得这样好娘啊”。（H）
寻找爱情，寻找陌生人的一见钟情，这种偶像剧

的都市诀窍知识背后的伪意义相关已经被女性农民工

所认知。陌生人不是进入都市生活世界的桥梁，相
反，成为风险的来源。因而成为择偶意义的返乡者，
寻找知根知底的择偶对象成为规避都市生活世界风险

的女性打工妹的理性选择。上述的 H也是一例。
“我到苏州打工已经有两年了，这边也有很多男
同事追我，可是我心里面一点也看不上他们。”（H）
然而，作为一个返乡者，H同样面临着对原有的

生活世界进行意义重构的问题。H对择偶的要求体现
出和 N相似的作为返乡者的双重意义系统，打工期
间的个体对都市生活世界的独特意义关联，使得 H
在择偶中重视男性的个体性格，而原有的生活世界意

义系统中对男性家庭地位的重视，也依然在返乡者的

认知中体现出来。但是很明显的，女性农民工无意让
原有的意义系统取代自身打工期间发展出来的独特的

意义关联，这就意味着，返乡在获得原有的生活世界

的意义稳定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对原有生活世界意义

重构的问题。返乡者不再是原有的生活世界的成员，
而是具有了一定陌生性的成员。这种陌生性来自于其
离开这段时间中其意义关联系统的改变，而解决这种

生活世界重构问题的途径，就是 N和 H发展出来的
意义和认同混合。在择偶中，强调传统的择偶标准和
个体性的择偶标准的同时满足。
“妈妈一直跟我说，女孩子一辈子其实很简单，
只要是老公疼她，让她没有生活负担，这个女人一辈

子就应该知足了，我一直笑话老妈，觉得她们太懦弱

了，什么都要依靠男人。我们现在和她们那代人可不
一样，女孩子也可以打工，每个月好好挣钱，其实也

并不比男的少，也能够养活自己。找个男的，就算是
再会挣钱，如果和他在一起，没有感觉，也没有话

说，我还宁愿不找。我对于男朋友的要求并不像父母
那样，但是我还是希望男的个子和年龄比我大些，这

样在他面前，我才会有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年龄大
点的男生，心智更成熟，如果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也不需要我出头露面。五官上只要看得过去就行，最
主要是顺眼，人品好。至于他们的家庭条件我倒不是
很在乎，我们自己都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X）
这种并置本身就是对原有的生活世界的意义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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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建。X的在城经历使得她对家乡生活世界的性
别意义系统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是陌生人的典型
反应。而在这种质疑中，原有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
也就被一定程度上动摇。X 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混杂
的性别意义系统。这种混杂就是两种意义系统的非
逻辑性和并置性。X一方面觉得不能依赖男性，另
一方面又要小鸟依人；一方面由男性来解决难题，

另一方面又要双方平等，共同承担家庭责任。通过
这种择偶标准的混杂，X事实上重构了家庭生活世
界的意义脉络。
然而，这种混杂性依然会使得女性农民工作为一

个返乡者仍然是一个本地生活世界的陌生人，这种生

活世界的意义重构依然取决于与之建立亲密性关系的

“他者”对这种意义系统的熟悉和一致。
“他有时回来早点也帮我洗菜、摘菜，每次他这
样子对我，我就觉得好幸福，知道他心疼我……慢慢
地，他像是习惯了似的，不管我晚上加不加班，他都

等着我回来做饭给他吃，有时我自己上班也很累，回

到家也想休息会，可是他也不做饭，我为了省钱，也

舍不得下馆子，最后也只好去做饭。有时他休息、我
在上班时，脏衣服还是等着我洗，我和他吵了很多

次，可是最后想想，他就算是洗肯定也洗不干净，还

不如我自己做呢。”（M）
当男性不遵守乡村生活世界中的性别意义系统

时，“他有时回来早点也帮我洗菜、摘菜，每次他这
样子对我，我就觉得好幸福，知道他心疼我。”这种
新的生活世界的混杂的意义系统，成为了一种一致性

知识，女性作为返乡者的身份混杂的矛盾性还没有凸

显，但是，当男性习惯于乡村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别

逻辑时，两种意义系统从并置发展成为冲突性的意义

脉络。而在这个过程中，M从抗争（试图保持自己的
返乡者的双重意义脉络） 到屈服，完成了从返乡者到

在地者的身份转变。然而，随着 M与乡村生活世界
意义脉络的达成一致，原先作为返乡者所努力的一种

混杂的生活世界建构也就随之消失。
但是，在成为一个在地者之后，陌生人和返乡

者无法获得的生活世界中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也就随

之而来。
“和他相处将近一年半了，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
喜欢和他商量，想听取他的建议，只要他在我旁边，

我就觉得像是吃了个定心丸，不过老是这样，他有时

也会觉得我烦。但是我想，男人就是我的依靠啊，什
么事情就是应该和他说……我一直觉得他很细心，也

很会照顾我，和他在一起，我很有安全感。”（L）
当 L选择在择偶过程中成为在地者时，其知识与
意义脉络完全与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相一致，在

这个过程中，男权制作为一种性别意义脉络也就随之

得到了再生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男权制的再生
产过程是 L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其对安全感的寻求，
或者说是对生活世界稳定性的寻求的能动结果。

L的选择也就说明了这种混杂性的返乡者的生活
世界意义建构，作为双重意义系统，本身是不稳定

的。D的遭遇也说明了这一点：“我过 22 岁生日的
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还是牌子的，我

觉得很好吃。”送品牌蛋糕过生日这种行为方式，无
疑是一种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因此，D 很欣
喜，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她的男友。然而，她的
男友却是一个有着都市生活世界知识并放弃了乡镇生

活世界意义系统的人：“他特别懒，从他打工到现在
几乎没有存钱，他一点也不知道为家人着想，碰到天

气热了，他就不上班，觉得那样太辛苦，说是年轻的

时候就不应该活得太累。”
为家人着想，是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当 D
的男友不认同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时，D试图建
构的这种生活世界的混杂意义脉络就无法保持稳定：

“我真后悔自己找个这样的男人，没有一点进取心，
也没有一点担当。”（D）
从 D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保持混杂的意义脉
络的稳定性非常困难。因为，混杂的意义脉络的稳
定，事实上意味着女性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的主动性

和家庭地位。如果说，L 选择了放弃混杂的意义脉
络，完全接受丈夫代表的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

从而成为文化身份意义的在地者，进而获得了生活世

界的不言自明性和确定感。在这个过程中，L确立了
丈夫的家庭地位，社会性别得到了再生产。D同样面
临着这一难题。丈夫无意认同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
络，这也就意味着 D试图重构家庭生活世界的意义
系统的权力被质疑和搁置。可见，返乡者能否成为文
化图式意义的被接纳者，在与乡村生活世界重新发生

意义关联的同时，保持个体独特的与都市生活世界的

意义关联，建构出混杂意义系统的家庭生活世界，这

既是一个文化图式的问题，同时也是微观的互动权力

问题。身份与意义系统的混杂并不一定带来所谓的多
元的身份认同和抵抗，相反，当这种混杂缺乏可以实

现的家庭权力资源时，会使得女性农民工陷入一种生

活世界建构过程中的身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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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不仅仅意味着直接互动中的性别权力和家

庭地位生产，在乡村生活世界中，它首先是诀窍知

识，是不言自明的女性必须认同的互动知识。这就意
味着，女性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其生活世界的意义

重构的向度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排序性的。在大多
数情境中，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是主导性的。女
性的家庭角色不仅仅是小家庭的妻子，同时是大家庭

的媳妇。这种乡村生活世界的性别意义系统的生产是
强有力的。
“结婚后不到一年，我就生了宝宝，老公自己一个
人在上海开出租车，让我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当时婆

婆身体也不怎么好，我在家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为一

大家子洗衣做饭，一天忙到晚。这和我以前预想的生
活完全不同，我想结婚后和老公待在一起，找个小厂

上班，应该也不会太累。老公现在自己一个人在上
海，我心里也很挂念他，可是家里又离不开我。”（R）
当意义混杂变成意义冲突，女性农民工在小家庭

与大家庭的角色扮演中同样面临这种意义系统的冲突

所导致的身份认同的困境。R寄希望与丈夫过二人世
界，但是又摆脱不了乡镇生活世界中媳妇对大家庭的

角色义务。当 R终于到了上海和丈夫团聚时，这种
身份认同的混杂引发的困境也并没有随之消失（在回

访中，得知她目前也在上海上班，但是一直想念孩

子，有时看见别人的孩子带在身边，会偷偷地流泪，

打算“十·一”的时候让婆婆把孩子也带到上海）。

三、结 论

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作为都市生活

世界的陌生人，始终无法有效地建立起与都市生活世

界的意义关联，与陌生人的爱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不

是一种都市生活世界的诀窍知识，相反由于这种伪意

义关联，成为其生活风险的来源。因而，成为择偶意
义的返乡者，是女性农民工寻求安全感和稳定感的主

动和理性选择，同时也是其建构生活世界意义也就是

舒茨意义的自然态度的主动和理性建构。然而，作为
返乡者，在获得意义关联的同时，也意味着其作为乡

村生活世界的陌生人，同样面临着生活世界意义重构

的问题。在这个重构过程中，乡村生活世界的意义系
统和都市习得过程中个体性的意义系统出现了并存的

混杂现象，从而使得女性打工妹作为一个能动者能够

建构出新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新的生活世界的建构本身是

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一方面来自于混杂意义本身的
矛盾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打工妹在择偶过程中

所面对的乡村意义系统背后的父权制，这使得女性打

工妹作为一个返乡者会出现身份认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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